
妙手回春：

让文物以原貌与世人相见

触摸汉代文明脉动
这是一座年轻与古老交织的博物馆。

年轻，是因为它从开馆至今仅四年时间，今年5月才被评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古老，是因为它的馆藏文物都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它

就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帝、王、民、侯”于一身的人物，将大汉之

灿烂繁华，尽数掩藏于江西南昌新建区墎墩山下。

一群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年轻人，从校园课桌转向文物修复室，在

一器一具、一简一字间，拂去历史的尘埃，触摸汉文明强壮而有力的脉动。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竹简修复

室，两排整齐的蓝色托盘置放在墙边，一根根竹简

整齐排列于托盘中。“这些是海昏侯墓出土的五千

多枚竹简中的一部分。”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文

物修复师陈亦奇说，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修复一

直由该中心承担。在一旁观摩如何清洗竹简的袁

龙辉，是在结束了青铜器修复项目后，转入竹简修

复项目的。“这个比漆器修复难多了。有的竹简得

借助机器才能分辨文字。”袁龙辉说，竹简的修复极

其考验修复人员的耐心——每一枚竹简都要经过纯

水的清洗，去除表面覆盖的污渍后，再用细小的勾线

笔头，轻柔地点触竹简表面的污渍，以流水带走污

渍。“光这功夫没有几年的练习，不敢轻易上手，稍有

不慎就是一个古文字的消失。”袁龙辉说。

虽然有过青铜器、漆木器修复的经历，但在竹

简修复领域袁龙辉却是个“萌新”。得益于博物

馆与合作方共同培养修复人员的创新模式，他才

有机会接触竹简修复这项技艺。“有一次，我给一

盘已经清洗过的竹简拍照，发现竹简上写着‘子

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这几个字，当时就

有种历史照进现实的感觉，原来我们和 2000 多

年前的刘贺读的是同样的书，写的是同样的文

字。”这种穿越的既视感直冲内心，让袁龙辉再次

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

2020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昌汉

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遗址考古工作站揭牌，同时采购了一批用于

实验室考古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设备。“高校

毕业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工作，虽然具备做文物修

复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告诉记者，培养文

物修复人才，需要有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

积累经验、提升技术。

44岁的管理在2019年博士后出站后就加入

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考古团队，担任

了4年的文保组负责人后调入江西省博物馆。“要

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文物修复师，至少要以10年为

期，同时还必须具备长期坚持的信念。”如今，作为

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也在积极开展文物保护

与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

历经2000多年时光，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位变

化等原因，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有腐蚀、变

形、残损等情况。但经过文物修复师的“妙手回春”，

大多数文物都能以原貌与世人相见。“这是我在老师

指导下，修复的第一件器物。”博物馆里，修复员江宇

指着一件从刘贺之子刘充国墓穴出土的青铜镜说。

2020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江宇来到刚刚成立

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修

复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一年，他和同事袁龙辉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团队学习，对刘贺墓出土的车马

器进行了修复。有了跟班学习的经验后，他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着手修复青铜器。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措手不及的样子还挺有意

思。”还记得刚拿到需要修复的青铜镜时，江宇傻眼

了——一个塑料盒子装着不少青铜器碎片，碎片上

还有很多附着物，锈蚀特别严重。“只要充分了解文

物病害，就能对症下药，治标治本。”在修复项目负责

人、原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研究馆员杨

小林的指导下，江宇对碎片进行了文物病害图分析、

能谱分析、硝酸银定性分析后，完成了青铜镜的“病

情诊断”，随后他和袁龙辉开始动手修复青铜镜。

借助化学药剂和物理工具剥离有害锈蚀，粘接犬

牙交错的裂痕，对铭文或图案，既有的要保护、破损的要

修补、磨灭的要恢复……正如“拼图”般，在不长的时间

里，江宇与袁龙辉完成了青铜镜的主体修复工作。

为了让文物整体色调一致，并尽量接近其在出

土时的外观，掩盖修复痕迹，大部分文物在完成修复

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做旧上色”。在文物修复领域，

“做旧上色”的效果也是评判文物修复技艺的重要标

准。“小伙子不要急，先浅后深，先少后多，慢慢尝

试。弹、画、抹、点，看准位置不能乱撒。”驻扎在南昌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原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

员霍海峻也加入工作组，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进行

“做旧上色”工作。

为了模仿上色部位周围纺织物的痕迹，江宇用纺

织手套在补配部位轻轻按压并配合矿物颜料和虫胶，

完美复刻了纺织物和铜锈的颜色和形貌，补配的痕迹

也消失不见。江宇说：“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画

龙点睛’了，明白让文物‘活起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今年5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新修复的17

件漆木器与观众见面。海昏侯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漆器，只

有1100多件保存较为完好。经过多年修复，达到展陈条件的

漆器也不过几十件。

在博物馆一楼的漆器修复室里，修复部门工作人员王雨夕

正在和一件碎成了三瓣的龙纹漆盘“较劲”。“这还是保存较为

完好、能辨识出器形的漆器，修复起来比较‘简单’，但也花了好

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到收尾的时候了。”王雨夕手持一根纤细的

画笔，蘸取调制好的色漆，小心地在文物的缺损处补色。

作为文物修复人员，王雨夕不仅要学习各种修复技术和

理论知识，包括材料科学、化学、科学仪器的使用等，同时还需

要培养耐心和细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仅如此，在漆

器修复的过程中，她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生漆。“漆器修复，需

要使用生漆，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生漆过敏。”王雨夕说，从最

初开始每天需要与药膏为伴，到现在过敏的情况越来越轻，

她觉得这仿佛是自己和文物互相“治愈”的过程。

“对这种过敏反应也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撑，等完全适应了，

好像身体内产生了抗体才不会再过敏。这是大多数漆器修复人

员必须挺过的难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吴镇华说。

“每当修复完成一件文物时，所有的困难都被成就感

和幸福感冲散了。”王雨夕说。不仅仅是王雨夕，在南昌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立之初，因场馆还在建设，许

多刚出土的文物在完成提取后，必须与其他文保机构联

合进行文物修复。“我们采取边挖边学的方式，搭建起海

昏侯墓首支考古发掘与文保团队，开始了文物修复工作

的系统实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墓考古队领

队杨军说。

事实上，海昏侯墓自2014年开挖封土堆后，为对不便运

输的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就地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漆木

器、简牍、金属器、纺织品、实验室考古的文物保护工作用

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人员那时即已入驻。

“我们全程参与了海昏侯墓现场保护及室内文物保护

修复工作，掌握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性提取及发掘后文物

清理整理、检测研究、保护修复工作。”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文欢说，来自江西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团队由6名平均年龄32岁，具

有在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学历的专业

技术人员组成。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支10余名擅长金属器、

漆木器、陶瓷器等文物修复技能的技工队伍也迅速成长，先

后修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约1000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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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夕在为一件修复中的漆盘补色

相辅相成：

持敬畏之心不断研究学习

薪火相传：

助力文保事业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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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龙辉在对漆耳杯缺口处进行补配 江宇在对一件修复中的博山炉进行缓蚀封护处理


